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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微暖时，瞥见尚冷的墙角，忽然
洇出一抹苔色。那抹绿起初是怯生生
的，像宣纸上晕开的淡墨，转眼就漫成连
片的绒毯。

对于眼前的景象，我有点不相信自
己的眼睛，仔细端详，发现那是些小草的
身影，它们的倔强写在眼前。春天来了，
即使气温一波三折，总有生命在倒春寒
里涌动。

环卫工们清扫大街时，总有些细小
的草芽从砖缝里探出头，沾着扫帚掠过
的风，悄悄把根须扎进水泥地的裂纹。

让我欣喜的是一场夜雨光临后的万
草丛发。淅淅沥沥的雨丝渗入冻土，地
底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仿佛千万支翡
翠箭矢正破开黑暗的束缚。清晨推窗望
去，一缕阳光铺下来，明晃晃的，前日还
光秃秃的荒地上，已然浮起淡青色的薄
雾。下楼来瞧个仔细，才发觉是无数草
叶在晨露中舒展腰肢，叶尖坠着昨夜那
雨的星珠。

最动人的莫过于老墙根下的野草。
它们从斑驳的砖缝里钻出来，带着石灰
与旧岁的味道，新叶却鲜亮得如同翡翠
雕琢。这墙已有些年头，顶部残缺，基座
却十分稳固，原来是这些冒头的小草用
博大的生命维持着这墙的根基。这墙是

邻家阿婆的，曾经挡住高楼掉下来的墙
皮，当时阿婆正走在墙边，突如其来的危
险让她不知所措，幸好这墙承担了全部
压力。那以后，她时不时地要在墙根洒
半碗清水，看草叶在尘风里轻轻摇晃，恍
若当年墙皮掉下来，它们支撑起千斤之
力的坚强身影。

一年四季，我特别倾情春天里的
草。它们的嫩芽有着初生时的懵懂，像
我们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样子。小草
们带着好奇，挣扎着向天空伸展手臂，接
受阳光温暖的洗礼。

我在老家时见到过一方草甸子。
整片草甸被春风压成碧浪，草茎几乎
贴着地面游走，可待疾风稍歇，它们又
齐刷刷地弹回原处，仿佛大地暗藏着
看不见的弹簧。春天的雨细密如丝，
下得时间长了，草叶便成了天然的沟
渠，雨水顺着叶脉的纹路奔涌，在根部
汇成微型湖泊。常有蜗牛乘着草叶漂
游，像撑着绿伞的观光客。也有很多
小昆虫借着一棵草躲避雨，趴在草叶
上，抱住草茎，一棵草就这样成为此刻

它们的依靠。
我在草地上休息时发现有三两个孩

子在寻找着什么，一问得知，他们是在寻
找有四片叶子的草。他们趴在草地上，
鼻尖沾着泥星，把整片春天都装进瞳仁
里搜索。偶尔爆发的欢呼声惊飞麻雀，
那枚幸运草便要被夹进课本，成为整个
童年的快乐标签。

春天走得很近很近时，草已长得
很高很高了。那些曾经纤弱的草茎，
如今织成密实的绿毯，裹着蒲公英的
绒球、车前草的穗子，还有蟋蟀断断续
续的琴声。某日突然发现，最早破土
的苔藓早已褪成墨绿，而狗尾草正把
毛茸茸的穗子伸向天空——春天里的
草，原是用层层叠叠的更替，织就大地
永恒的呼吸。

我坐在春天的草地上，满目碧色如
海潮起伏。忽然发现，一片草叶上挂着
一枚水珠，晶莹可人，水珠倒映着一片景
致，我想那景致一定是这个春天最美丽
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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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我有过两次写惊蛰的经历

一次是，正午的阳光穿过木门
照进堂屋，黄土地面，有了白雪的亮度

“你不要乱吹哨子哦，屋顶会落虫子”
母亲边揉面，边如是说
炕边炉台，铁锅里水汽滋滋
她双颊红扑润泽

另一次是，一枚木雕西施削笔刀
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我家矮墙头
被轻纱遮蔽的那一部分话语，洒落溪水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已三十三年了，每年春雷声震
都要惊醒，蛰伏的那条小虫

此刻窗外，正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惊蛰
今年是乙巳蛇年，忽然想起初中二

年级那年夏天，为躲避路上一条长蛇，慌
里慌张撞翻一辆自行车。骑车老头驮着
老太，老太挎着一篮子鸡蛋。

那天早上，父母赶集做生意，让我去
外祖父家棉花田打农药。外祖父家耕地
多，一些田就给我们家种。

那块田有五六公里远。路上买农
药，我记得叫1605，高毒，早已禁用。母
亲多给几角钱，收工后可去南关朱老黑
包子铺买肉包子，算犒赏。

出门前，我偷偷塞腰间一本《少年文
艺》，歇息时翻看。在父母眼中，课本之
外的任何书都是闲书，发现后会责骂的。

打完农药，早过晌午，又渴又饿。返
程过半，转过一个弯，骤见一条黄色花纹
长蛇在前方蠕动！急忙转把，猛蹬几下，
又回头察看是否轧着那条蛇，张皇失措，

“砰”一声撞翻一辆自行车。我也是车翻
人倒。

爬起来看到摔一地的鸡蛋、趴地上
的老太，简直魂飞魄散！

老头骂骂咧咧，去检查鸡蛋篮子，待
他起身要向我走来时，我看到一张狰狞
扭曲的脸，仿佛凶神恶煞一般。巨大的
恐惧让我掀起车子就跑，跑几步看看还
能骑，飞身上车，使出全身力气绝尘而
去。

身后，是老头的吼骂声和砖头雨。
那老头怕不是在民兵连甩过手榴

弹？一记砖头命中我斜背着的圆柱型铁
皮农药桶，又一记砸中我右后腰。恐怖
叠加痛楚，比毛驴挨了鞭子还能激发力
量。

回家后双腿绵软，眼冒金星，后腰火
辣辣痛。挂在车把上的农药瓶还有剩
余，幸好没有摔碎。我知道，几篮子鸡蛋
也换不来一瓶农药。

连惊带吓让我完全忘记饥渴。用尽
最后一丝力气停好自行车、解下农药瓶、
卸下农药桶。桶上果然一个坑，掉一大
块漆，让我不知该如何向父母解释。

瘫软在梧桐树下草窝里，抬起沉重
眼皮，看那蒲扇般碧绿叶子随夏风轻舞，
躯壳仿佛在空中漂浮。斜阳从层层叠叠
的叶间洒落，像温暖的手，抚摩着我大汗
淋漓之后凉凉的身体。

我确信老太不会受太大伤。因为我
摔地上，仅右前臂有淤青，而且远不及后
腰痛。那时的乡村道路，都是坑坑洼洼
的土路。况且我的车速快不到哪里，冲
击力并不强，毕竟我的车把没有摔歪，车
链子也没有摔掉。

那本《少年文艺》是借同学的，可惜
已被汗水浸湿，我打算用买肉包子的钱
赔偿。

老头的那记砖头让我疼痛难忍。尽
管疼痛让我稍感宽慰，可是那篮子鸡蛋
仍让我内疚。

那些年，农民没有什么赚钱门路，鸡

屁股是少有的财源。像我们家，父母忙
忙碌碌做点小生意，饭桌上经年累月仍
是棒子面窝窝和红薯。养着一群鸡，鸡
蛋只有过生日时可以吃两个。

那篮子鸡蛋，是我无法承受之重，自
责像块石头压在心头。那个惊险事件，
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羞愧不安像条毒
蛇盘踞心间，成为抹不掉的记忆。

道德是社会根基，唯有在道德之中
才可以发现天道。没有道德律，人类社
会就是动物世界。

可是，人生下来不过是一张白纸，在
危急关头，在惊险时刻，在恐怖面前，人
的本能启动的第一道程序是自保。“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德律，
全在于后天环境、教育以及修养的塑造。

多数人的成长之路，注定磕磕绊绊，
做错事、做蠢事在所难免。我不相信人
犯错后会心安理得。在人的精神世界
中，心灵安宁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在各
大宗教哲学中，都有忏悔这剂解脱自己、
净化自己的灵魂解药。

伊曼努尔·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
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
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
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内
心的道德律。”不管怎样，人要善良，要有
羞耻心，要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唯有
树起道德标尺，生命才能丰盛而蓬勃。

我们都在时间长河中漂流，反省、律
已、成长，时间会有魔力让人焕然一新，
在不经意间开出艳丽的花来。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忽想解
密自己少年时的那场经历，并向那位老
太以及老头致歉，尽管他们应该已不在
人世。

至于那篮子鸡蛋，而今，我亦惟有谨
奉一掬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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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至，雷声起，万物苏，农事忙。
每当惊蛰的脚步悄然临近，记忆的闸门
总会被轻轻推开，家乡那惊蛰时节农事
繁忙的景象，便如电影般一幕一幕在我
脑海中清晰再现。

在我的孩提时代，惊蛰的第一声春
雷，宛如春天发来的加急电报，催促着父
母和乡亲们投身到紧张的农事劳作当
中。印象里，天还未破晓，公鸡的打鸣声
才刚刚划破寂静，父母就早早起身了。
母亲利落地系上围裙，走进厨房生火做
饭，灶膛里的火苗呼呼直蹿，映照着她和
蔼可亲的脸庞。父亲则扛起农具，迈着
大步走向牛棚，准备牵出家中的老牛。

吃过简单的早饭，父母便带着我一
同前往田野。来到田间，父亲熟练地套
好牛轭，高高扬起手中的鞭子，一声响亮
的吆喝，老牛便迈着稳健的步伐，缓缓拉
动犁铧。黑黝黝的土地在犁铧的翻动
下，露出新鲜的泥土层，散发出阵阵浓郁
醇厚的土香。父亲紧跟在犁后，目光专
注地盯着犁沟，确保犁地的深度和宽度

均匀一致。他的身影在晨曦的映照下显
得格外高大挺拔，那坚实的脊梁，扛起了
一家人生活的重担。母亲则在父亲身后
不远处，微微弯着腰，将一粒粒种子小心
翼翼地撒入犁开的沟垄里。她的动作轻
盈流畅，仿佛是在广袤的大地上精心绘
制一幅绝美的画卷。每一粒种子都饱含
着母亲对丰收的殷切期盼，她轻声哼唱
着古老的歌谣，那悠扬的声音在田野间
悠悠飘荡，给这忙碌的农事增添了几分
温馨。

惊蛰时节，父母每日都过得忙碌而
充实，种瓜、种豆、育秧……我在一旁也
没闲着，学着父母的样子，帮忙捡起草根
和石块，只不过总会忍不住开小差，跑去
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不时会踩滑摔个
仰面朝天，惹得父母一阵开怀大笑。母
亲笑着嗔怪道：“小心点，等秋天丰收了，
给你买新衣裳。”那一刻，我满心憧憬着
秋天的到来，脑海里不住地想象着自己
穿上新衣的模样。

夜晚，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

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声，不禁问母亲：
“为什么惊蛰过后就这么忙呀？”母亲微
笑着回答：“一年之计在于春。惊蛰到
了，万物复苏，农民得赶紧忙活起来，庄
稼才能茁壮成长，到秋天才能有好收成
啊。你是小学生，也要抓住宝贵的时间
勤奋学习，才会更有出息。”母亲的话，
犹如绵绵春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滋润着我的心田，激励着我朝着一个个
小目标不断奋进。后来，我通过读书跳
出农门，离开了家乡，在城里拥有了安
稳的工作。

如今，时光流转，我已离开家乡多
年，但惊蛰时节父母忙碌的身影，始终
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父母在田
间劳作时，用质朴的语言传授给我的做
人做事道理，不仅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
忆，更让我受益终身。这些道理让我深
刻领悟了劳动的价值，明确了人生的奋
斗目标和意义，更让我对家乡的土地和
亲人，怀抱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与敬意。

惊
蛰
时
节
农
事
忙

■
诸
葛
保
满

■ 刘年贵

家住竹林，最能感受到这浓浓的春韵。
清晨，一推开门，发现院子里隆起了几个小土包！等

走近一看，原来是春笋在夜里钻出了地面。它们探出了尖
尖脑袋，好似刚进城的乡下人，用好奇的目光窥视着周围
的这个世界呢，脑袋上还挂着颗颗晶莹的水珠，在灿烂的
朝阳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紧接着，屋内大厅、床前、柜子
和灶台边陆续有小土包隆起，哎——这些春笋，犹如调皮
的顽童，竟然跑到屋里了！于是，每到春天免不了来一场

“灭笋运动”，用锄头将院子和屋内的春笋“拦腰斩断”，然
后填平土地。

几场春雨过后，蕨菜、虎杖、山药、百合等草本植物，也
按捺不住从泥土中冒出了小小的脑袋，原本被枯枝败叶覆
盖的竹林地面，一改往日萧瑟的景象，显示出勃勃生机。
和竹子一同伫立着的树木，更是争先恐后地抽出了嫩芽，
萌生了新叶，长出了新枝，放眼望去，整个竹林笼罩在一片
葱茏的绿意之中。甚至清晨睡梦中醒来，一睁开眼，窗前
还有绿枝在招摇呢。

这个时候，竹林里的那些花草树木也在竞相绽放出花
朵来：红的、白的、黄的、蓝的、紫的……各种色彩肆意地渲
染着，各种花儿在灿烂的春阳里、和煦的东风中尽情地展
示着自己妖娆的身姿，引得蜂蝶纷纷前往，翩翩起舞；各种
鸟儿也被这秀美的春色吸引过来了，叫着跳着从一棵树蹦
跶到另一棵树上。

竹林里的那条差不多干枯了的小溪，此刻已是满满的
溪水在流动。叮咚的泉水唱着欢歌一路流向远方。在水
流平缓处的水窝里，青蛙产下了一大串蛙卵，有些蛙卵还
孵出了小蝌蚪，晃动着小小的黑脑袋在水里游来游去。小
溪岸边，有时还能看见螃蟹爬出了洞穴，趴在石头上懒洋
洋地晒着太阳。

渐渐地，竹林间热闹起来了。青蛙在“呱呱”地叫着，
各种鸟儿也在竞相炫耀着歌喉，高音、低音、清脆、婉转的
声相互交织，汇聚成了一部交响曲。松鼠在林间跳跃，累
了便一路蹦着跳着来溪边喝水，甚至有好几次蹦入了我的
房间，爬上了我的书桌，举着两只前爪立着桌面上，好奇地
与我对视呢……

生活在这样的竹林，沐浴着温馨的春光，吹拂着醉人
的春风，呼吸着和风中花木的幽香，静听着鸟鸣啾啾、溪水
欢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备上一杯
清茶，捧上一卷书，边品茶边看书，困了倦了，便躺在竹椅
上，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春风轻柔地拂过脸颊，听鼓噪的
蛙声、高低起伏的鸟鸣声、碎玉般的溪流声、清风入林的竹
涛声，真是妙不可言。

这竹林的春韵啊，可观、可赏、可听、可闻、可感、可知，
让我在鸟语花香中带着好梦入睡，又在鸟语花香中醒来，
带着美好心情开启一天的新生活。

竹林春韵


